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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holistic view sees the world as an entity in which each part is interlinked with and dependent 
upon the other. Emphasizing one and neglecting the other would lead to serious ecological and so-
cial problems. In the light of holism, an analysis of the poems written by Emily Dickinson, the ni-
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poet, would reveal the dominant roles that human-centered cognitive 
mapping and fragmented model of thinking have played in daily lif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possible influence of this world view on the future of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Faced with 
the degenerating environment today, we have to admit that the concept of wholeness is much 
needed for the readjustment of human-world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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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整体论的视域中，世界是一个各部分相互包含、相互依存的整体。只强调整体之中的一个侧面将会引

发诸多的生态和社会问题。从整体论的角度来分析美国19世纪女诗人狄金森的诗歌，可以探知其对人与

世界关系的思考。在日常生活和科学实践中，以人为中心的认知模式和碎片化思维方式发挥着主导性的

作用，并在某种程度上确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走向。在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从整体的角度来重新

认识人与世界的关系是相当必要的。 
 
关键词 

艾米莉·狄金森，整体性，《草地上的瘦家伙》，《紫丁香是古老的灌木》， 
《凑近我急迫的耳朵——树叶悄悄说——》 

 
 

1. 引言 

19 世纪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 1830-1886)是美国诗歌史上的一个传奇。虽然她大部

分时间隐居在家，但她阅读面广、观察细致、思维独特。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是她关注的对象。从

微不足道的琐碎事物中，她体会到整个世界的精妙。她的诗歌虽小犹大，可以说是“既见树木，也见森

林”。借用学者特里普的话来说，“当艾米莉·狄金森走出了日常经验的范畴，她便走向了存在和感知

的崭新融合，走向了‘终极融汇’。这也带来了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变化，其中之一便是脱离了固有的思

维框架，那种惯于把生活中的一切分为可知物质与不可知精神的思维模式。”[1]当大多数人困于物质/
精神、自然/人类、主观/客观这些二分法时，狄金森却能把二者统一起来，看成一个整体。本文将从西方

学者戴维·玻姆关于整体论的阐述着笔，以狄金森的三首诗歌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和碎片化思维方式在日常认知模式和科学实践方式上的影响，并结合当代社会现实剖析狄金森在其诗歌

中传达出的忧虑。 

2. 整体论的概念 

在现代西方思想史上，对于主客二分模式的批判由来已久。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一文中，马丁·海

德格尔指出，在现代历史的基本进程中，世界成为图像，人成为主体，人与世界彼此外在，“对世界作

为被征服的世界的支配越是广泛和深入，客体之显现越是客观，则主体也就越主观地，亦即越迫切地突

现出来，世界观和世界学说也就越无保留地变成一种关于人的学说，变成人类学。”[2]当人类以自身利

益最大化为指导原则，把世界视为利用和支配的对象时，人与世界的内在联系已经被割裂。 
人与世界相互依存，构成一个整体。只强调其中一个侧面，将会引发许多严重的问题——环境污染、

生态失衡、资源枯竭、人口过剩等等。在对当代社会问题的研究中，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检视了问题的起

因，反思了在现代图景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一些根本概念。理论物理学家戴维·玻姆即是其中一位。

在著作《整体性与隐缠序：卷展中的宇宙与意识》一书中，玻姆结合量子力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分析了

原子论世界观的负面影响，强调了整体性思维的重要性。 
原子论世界观按照“机械论的、决定论的、还原论的怪异方式来理解‘真实的存在’”[3]。在自然

科学的发展中，这一世界观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活动中，采用碎片化的、分割式的

方式进行思维也确实很方便、很有效。但是，“当这种思维模式更广泛地应用到人关于自身和他生活于

其中的整个世界[即应用到他的自世界观(self-world view)]的观念时，人就不再把分割结果看成是纯粹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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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方便的，而开始把他自己和他的世界看作并经验为实际上是由独立存在的碎片构成的。当以这种破

碎的自世界观作指导时，人就要以某种方式将自我与世界打碎，致使一切似乎是符合他的思维方式的。”

[4]把世界看成可分割的物质，看成由部分组合起来的整体，这样的思维方式导致了人与世界内在关系的

割裂，损害了人与世界这个整体系统。 
立足于长期的科研实践和哲学思考，玻姆提出一个基于流模式的新型世界观，指出“一切是一个未

破缺、未分割的整体运动，每一‘事物’都只是从这整体运动中抽象出来的相对不变的方面或侧面。”

[4]在科学实践中，应该重新考量科研主体和实验客体的关系，放弃那种把观察者和观察对象截然分开的

传统做法，因为“观察者和被观察者是一个整体实在的、结合在一起并相互渗透的两个方面，它们是不

可分割也不能分解的。”[4]在《后现代科学与后现代世界》1一文中，玻姆更是以全息摄影为例，阐述了

对世界的新认识：整体的信息包含在每一部分之中，世间万物便是这种信息被展示的结果。在这样一种

整体论的视域中，世界是一个各部分相互包含、相互依存的整体。这跟原子论世界观所坚持的“终极粒

子”构成说，也就是世界整体等于各部分之和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 
在西方科技史上，原子论世界观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样的世界观强调人的主动性，把世界看成人

的对立面，这种思维图式导致了现实被碎片化，造成了诸多社会–生态问题。与此相对照的是，整体论

世界观强调整体联系与整体性思维，认为人与世界是一个整体，人不仅包含在自然中，而且包含在他人

中。这一新型世界观为我们重新审视人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研究狄金森诗歌提供了新颖

的角度。 

3. 人类中心主义认知模式 

在传统的认知模式中，作为主体的人类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把关于世界的学说变

成了“人类学”。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无处不在，影响了生活的方方面面。狄金森的诗作《草地上的

瘦家伙》从一个侧面描述了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为我们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契机。下面是诗的全

文： 

草地上的瘦家伙 

有时快速游过—— 

或许你见过它——不是吗 

转瞬之间，瞥过—— 

 

青草分开，像是用梳子梳过 

带点的一节一节的东西出现—— 

忽地，草在你的脚下闭合 

在更远处又分开—— 

 

它喜欢沼泽 

过分湿冷的谷类不宜之地—— 

但我，当时的赤脚小男孩—— 

不止一次，在中午 

经过此地，见过它，以为，那是鞭梢 

 

 

1著作《整体性与隐缠序：卷展中的宇宙与意识》和论文《后现代科学与后现代世界》的作者均为 David Bohm。但前者的中译本把

姓名译为“戴维·玻姆”，后者译为“大卫·伯姆”。本文中采用第一种译法“戴维·玻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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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乱在阳光里 

弯腰想捏住， 

它却左扭右扭，跑了——  

 

自然的居民 

我认识好几个，它们也认识我—— 

对它们，胸中涌动的是 

亲切—— 

 

但每次见到这个家伙 

有伴，还是无伴 

无不感觉呼吸发紧 

骨头僵硬——[5] 

在日常的生活体验中，我们总是从自身出发来观察、衡量、判断周围的世界，按照自己的想象为自

然界的动植物归类。如果“自然的居民”不会对自身安全形成威胁，或者说，需要依靠人类的善心和帮

助才能存活，我们就会把他们归入友善一类，对他们萌发出自内而外的“亲切”感。对于另外一些看起

来不符合自己想象的“自然的居民”，就以排斥的心态来对待。而如果从潜意识中感觉到这些“自然的

居民”会对自己形成威胁，大多数人就会像诗中的“我”一样，感觉“呼吸发紧”、“骨头僵硬”，不

仅采取各种防范措施，甚至先发动进攻，袭击对方。 
“草地上的瘦家伙”也是“自然的居民”之一，却被拒为另类。它在草丛中活动，在河沟出没，在

沼泽地休憩。它避开舒适的地段，专挑谷类不宜的地方。看到有人，它会“左扭右扭”， 瞬间从人的视

线中消失。它不会主动袭击人，却总是被视作邪恶的象征，危险的信号。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知，

是因为“对威胁的感受主导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6]。用玻姆的话来说，“如果我们把世界看作是与我

们相分离的，是有一些计算操纵的、由互不相关的部分组成的，那么我们就会成为孤立的人，我们待人

接物的动机也将是操纵与计算。”[7]在以人类为中心构建的认知网络中，我们往往会以人的视线圈定周

围的世界，忽视其他存在物的内在价值。我们带着“操纵与计算”的眼神打量周围的世界，判定这些事

物与自身利益增损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认知模式中，处在中心位置的永远是我们自己，其他事物都按

照一定的顺序被赋予了不同的角色，固定在各自的位置上。从这一点来看，“决定把蛇视为邪恶的化身

或者，更实在一点，只把它看成是自然界造物中最令人惧怕的东西，这是把蛇当成了一种陪衬，突出了

我们很重要这种自我膨胀感”[6]。 
“草地上的瘦家伙”有它自己的生活节奏。它游经草地时，会与人不期而遇。但它不是为了袭击人

而来，所以当你看见它时，它已经一闪而过，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当你在午后的阳光中遇到它时，它

正在惬意地享受阳光的温暖；当你打扰了它的悠闲，搅了它的清梦时，它会扭曲着身子迅速游走。如果

我们换一个视角，不把自己视作世界的中心，自然的主人，那么看到这个在草地上游走的瘦家伙时，也

许就不会有会被伤害的潜在反应。再次借用玻姆的话来说，“如果我们能够获得一种对整个世界的直觉

的和想像的感觉，认为它有着一种也包含于我们之中的秩序，我们就会感觉到自己与世界融为一体了。

我们将不再只满足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机械地操纵世界，而会对它怀有发自内心的爱。我们将像对待我

们至爱之人一样呵护它，使它包含在我们之中，成为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7]只有当我们放弃自我

中心的视角，把自己和周围的世界都看成系统里的一个组成部分，都看成构成整体的有机组分，那么，

这些贴在“自然的居民”身上的人为标签才会慢慢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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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学实践中的碎片化思维 

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以主人的心态来看待周围的事物，在科学实践中，人与世界的分离也是指

导性的原则。在认识世界、征服世界的过程中，各个领域的科学家试图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阐释世界

的奥秘。但是，正如沃克和索尔特所言，“一直以来，在我们分析并实际管理和利用(大自然给予我们的)
自然资源时，却没有考虑到人与自然的紧密联系。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呢？我们的经济学家们构建着所

谓的‘经济’，社会学家们解释着人类社会是如何并为什么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展，科学家们也试图

解开生态系统的生物物理本质。对于世界是怎样运转的这一问题，他们似乎都提出了深刻见解。然而，

这些解释说明却不够全面，只是关注了生态系统的某些组成成分，而没有将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

考察。”[8]以局外人的视角来研究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世界，这样的世界观带来了片面的、不完整的科学

实践。 
在题为《紫丁香是古老的灌木》的诗中，狄金森提示我们，以“破碎的自世界观作指导”的科学家

注定无法获得对世界的完整看法。全诗如下： 

紫丁香是古老的灌木 

更老的 

却是天上的那株 

在山巅，在今夜—— 

夕阳西下 

留赠这最后的植物 

叫人沉思——别碰—— 

这西方之花。 

 

西天是其冠 

大地是其萼 

星星是花苞中发亮的种子—— 

信仰坚定的科学家 

刚刚开始他的研究—— 

在其综合法之上的 

是岿然不动的植物群 

任凭时间的分析——  

“目之未见”有可能 

与盲视同步 

但别让自然的启示 

被命题耽搁——[5] 

诗的第一节把两种丁香放在一起，形成一种对照。自然界的紫丁香很古老，可天上的紫丁香更为古

老。在远远的天边，好像长在小山上一样，这朵“西方之花”可望不可及，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想。在第

二节中，诗人由远及近，详细描述了这朵开在天上的花。在她的想象中，西边的天空就是紫丁香的花冠，

大地就是紫丁香的花萼。而随着日光的黯淡，花冠和花萼均淡入背景之中。此时，被凸现的是成熟的花

苞中那些鼓亮亮的种子，仿佛天上的星星。如果说，到这里为止，自然界的植物和落日的景象占据了诗

篇的主要部分，接下来出场的便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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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提到的“信仰坚定的科学家”既可能指植物学家又可能指天文学家。对于前者来说，他对紫丁

香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综合推理。但是他即使能够描述花冠、花萼、花苞、种子的习性，他也无法通过

简单的相加得出关于紫丁香这个植物群的真理性认识。同样地，天文学家可以观察天上的太阳、云层、

星星，但是对于整个群落的认识还是难以企及。对于这些科学家来说，自然的奥秘“岿然不动——任凭

时间的分析”。而他们之所以难以获知事物的本质，很可能是因为他们以碎片化的方式来看待生命，看

待自然界。正如生物学家查尔斯·伯奇总结的那样，“机械论的生命观认为，在一个生命有机体中，只

有一类原因在其作用。它们是些外在的联系——是那些左右着有机体环境的组成部分。”[9]。 
在诗中，狄金森提到了“综合法”这个词。在她成长的年代里，综合法和拆分法非常盛行。前者指

让学生对科学有一个全面的印象，然后再把其中的具体细节讲解给他们听。拆分法则反过来，研究的过

程是从部分到整体[10]。这两种方法都基于同样的认识：世界由各种基本要素如原子、电子、质子、中子

等构成，这些要素彼此独立，组装起来就形成了世界这架顺利运转的大机器。在观察、分析世界的过程

中，科学家的要务就是以逻辑和理性为基础，发现法则，得出真理。显然，在这首诗中，狄金森对这样

的科学实践方式持怀疑态度。当科学家用拆解的方式来分析世界时，他们眼中看到的只会是单个的组成

部分。在对自然规律的不断探索之中，“目之未见”可能源于各种限制，比如人的认识水平、科技发展

的程度、或者环境的影响等等，但是把自身从系统中抽离出来，这样的做法将导致片面的结果。自然不

仅创造生命，而且把所有生命融为一体。对于自然的研究者而言，也许他们能够解释某一个或几个现象，

或者很多个独立的现象，但是碎片化思维指导下的科学实践并不能获得对世界的完整理解。如果被各种

“命题”遮住了眼睛，就会忽略“自然的启示”，在远离真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整体论强调内在联系，强调世界各组成部分之间不可割裂的关联和相互依存关系。在这一图卷中，

“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和无机体密切相互作用的、永无止境的复杂的网络。在每一系统中，较小的部分(它
们远不能提供所有的解释)只有置身于它们发挥作用的较大的统一体中才是清晰明了的。而且，这些统一

体本身不只是部分的聚集。一些统一体还有自身的兴趣和计划。它们需要‘不受干预地’从自身的利益(而
不仅是人类的需求和关注)出发，全面地评估自己的重要性。”[11]在整体论的视域中，科学研究不是价

值中立的事业，科学家也不再是操控自然这架机器的主人。在科学实践中，科学家和其研究对象之间是

交织相系、密不可分的关系。就像玻姆说的那样，“有必要把世界看成是未被分割的整体(undivided 
whole)，[……]宇宙的所有部分，包括观察者及其使用的工具，都融合统一在一个总体之中。”[4]这也

就是说，科学家必须融入到世界之中而不是凌驾其上。作为观察者的科学家和作为被观察对象的世界

是同一个整体的两个侧面，共置于一个命运相系的价值网络之中，其存在意义和利益所依是一种互动

平衡关系。 

5. 人外在于自然的后果 

自文艺复兴以降，科学家就倾向于把自然看作一架机器，“一架按其字面本来意义上的机器，一个

被在它之外的理智设计好放在一起，并被驱动着朝一个明确目标去的物体各部分的排列。”[12]著名的英

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我已经获得了使自然和她所有的儿女成为你的奴隶，为你服务的真理。”[13]
这种带有鲜明人类中心主义特点的世界观不仅造成了对地球资源的过分掠夺，也直接导致了自然环境的

日益恶化。当人类把自然视作掌控的对象，以各种借口把破坏自然的行为合理化的时候，自然也不会善

待人类。在《凑近我急迫的耳朵——树叶悄悄说——》这首诗中，不安的感觉随处可见。在这首诗中，

自然不再是浪漫的灵魂栖息之地，不再是无怨无悔的大地母亲；在这里，自然变成了无处不在的眼睛，

变成了一道巨大的裂缝，随时监视人，吞没人。下面是诗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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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近我急迫的耳朵——树叶悄悄说—— 

灌木丛——灌木丛简直是掩耳盗铃的铃铛—— 

我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私密空间 

躲避自然的多名哨兵—— 

 

岩洞，如果我想躲在里面的话 

岩壁——开始告密—— 

世界好像是一道巨大的裂缝—— 

让我暴露无遗[5] 

这首诗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于自然的想象和看法。在抒情派诗人的作品中，自然是美的代名词，是触

发想象和情感的对象，是审美体验的源泉；在科学家的眼中，自然是有规律可循的客观存在，是人类改

造的对象。但是在这首诗中，长期被视为观察、研究、控制和改造对象的自然却反过来成了观察者、监

视者、俘获者。诗中的“我”想远离自然，逃离自然，却发现自己无处可去。在灌木丛中“我”找不到

藏身之地，在岩洞里更不安全。如果说灌木丛好像是铃铛，向外界昭示“我”的藏身之地；岩壁则是告

密者，让“我”暴露无遗。全诗给人以惊恐和畏惧之感，让人觉得无处可去，无处可藏。 
人类本来就是处在自然之中。想要从自然中抽离出来，凌驾于自然之上，让自然成为人的奴仆，为

人提供最大程度的服务价值，这种想法本身隐含着一种割裂。在《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一文中，

玻姆指出，“隐性秩序的观点则意味着我们包含于世界中——不仅包含于其他人中，而且包含于整个自

然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事实的端倪：当我们以一种片段性的方式看待世界时，世界的反应也相应

是片段性的。事实上，可以说，世界若不包含于我们之中，我们便不完整；同样，我们若不包含于世界，

世界也是不完整的。那种认为世界完全独立于我们的存在之外的观点，那种认为我们与世界仅仅存在着

外在的‘相互作用’的观点，都是错误的。”[7]当我们以“片断性的方式看待世界”时，世界也以同样

的方式对待我们。从狄金森的这首诗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人不容于自然后的惊恐和绝望。 
对于这首诗，学者皮尔评论道，“这个想法如此大胆，如此充满电击感，以至于诗中的‘我’表达

出这样的感觉：这种广褒无边的物体不是宇宙，不是其中有裂缝的、巨大的宇宙，而是裂缝本身，是宇

宙这块幕布本身的裂缝，而幕布裂开也只是为了一个目的：盯视、暴露出说话者。这一意象甚至更能引

起共鸣，因为这个裂缝不仅暗示说话者用以藏身的洞穴或者说为了不让别人看见而藏匿自己的洞穴上面

裂了缝，而且暗示着这是世界分崩离析的声音。”[10]不难想象，当人异化于自然，当人与周围的环境形

成敌对关系时，受到惩罚的恐怕还是人类自身。如果说诗人只是打破常规的思维方式，预言了人的悲催

结局，描摹了一幅噩梦般的场景，但联系当今的社会环境，我们有理由相信，狄金森描绘的图景有一天

很可能会成为社会现实。 
长期以来，人不断地“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14]。随

着当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全球人口总数的不断增加，人类从自然界攫取资源的力度和强度不断加大。

在争夺资源的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地球似乎成了人类进行巨大的自我竞技的

舞台”[13]。当政治、军事和科技联起手来，当致命的杀伤性武器用于战争之时，人类的生存环境将更加

恶劣，其最终的结果是“世界分崩离析”。 
退一步来说，假使不是因为争夺自然资源导致了多个地区或国家之间的政治和军事冲突，导致“世

界分崩离析”这一结果，对于自然资源的破坏“所导致的灾害性影响还会将人类带到一个严峻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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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将会超出人类对自然的破坏”[15]。到了这样的时候，人类真的是无处可躲，无

处可藏了。当人类对自然宣战时，毁灭的种子已经被埋下。到了被吞噬的那一天，自然依然不会停下前

进的脚步，吞食苦果的只有人类本身。 

6. 结语 

从日常生活中的认知模式，到科学实践中的研究方式，社会生活中显示出清晰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印

迹。事实上，连我们的语言也表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强调了主体的控制地位。在现代语言中，句子

的主要结构一般包含主语、谓语、宾语三个部分。通常认为，这是三个独立成分，占据了独立的句法空

间。在这条语言链上，每一个元素都有着固定的位置。这种结构不仅暗含了指向性，有着清晰的开始、

发展和到达的过程，而且隐含了支配性，明确了主语(或者说主体)凌驾于宾语(或者说客体)之上的优势地

位。这样的语言结构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认知，容易使我们获得这样一种世界观，“认为任何事物最终

都是由一组有固定本性的基本粒子组成的”[4]。在这种由基本粒子按照一定规则排列组合起来的世界图

景中，人类凭借自身的优势，占据了世界主导者的位置，成了发号施令的主体。在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

今天，我们有必要反思这种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有必要从整体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人与世界的关系。也

许这就是为什么狄金森的诗歌对于 21 世纪的读者依然有对话意义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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